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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那只是一种含义不明
的态度。

施雯文记得，2012年，她从
云南一座小城来到重庆读初中，
刚进校时，班里有3名女生总追着
她问东问西，显得很“好奇”。

接着，更为直白的语言来了。
施雯文参加学生会的竞选演

讲，听见讲台下，那3名女生大声
议论：“她参加过演出吗？怎么也
配来竞选学生会？”“她还学钢琴
啊？她这种土农民怎么可能会弹
钢琴？”

很快，施雯文开始感觉到，
“在学校做什么都是错的”。

如今24岁的她还能讲出很
多当初经历的事情。比如上英语
课，那3名女生会故意模仿她的口
音；月考后，老师朗读她的作文，
里面的故事随后就遭到讥讽；吃
饭时辣椒粘到她鼻子上，睡醒时
她头发乱了，都会引发嘲笑或羞
辱……她的某一双鞋，还被叫作

“驴蹄子”。
那段时间，施雯文害怕去食

堂、宿舍或操场，甚至不敢上厕
所，想方设法避开那3名女生。她
们的态度开始影响到其他同学，
有一次，全班做广播体操，在扩胸
运动那一节，施雯文听见身后一

片笑声。
“你的胸为什么那么大？”一

个男生说。
施雯文至今难忘那一刻的羞

愤和眼泪。后来，她习惯弯腰走
路，穿宽大的男版校服。重庆夏
日炎热，只有迫不得已时，她才会
换上短袖上衣，还要在外面套一
件短袖衬衫，遮挡身体。

在与施雯文差不多的年纪，
江西上饶女孩盛千秋经历了更加
直接的精神羞辱。

她读初一时，班上有个女同
学，成绩优异、相貌出众，总被男
生“恶作剧”。有一次，盛千秋忍
不住出面制止，于是被视为“多管
闲事”的“挑衅者”。她此后“失去
了姓名”，被喊“霉气罐”“霉毒”，
一些男生将她形容为“一碰就会
把人毒死的邪恶化身”。

在盛千秋的印象中，当时没
人愿意和她坐同桌。她走过时，
有人会做出逃窜的动作，大喊“霉
气罐来了”；排队时，不少男生互
相推搡，避免排到她身边；上课
时，盛千秋一旦站起来回答问题，
一定会引来哄笑；她的作业本经
常被撕，或被印上脚印。

“我没有被殴打，但那比死还
难受。”盛千秋说。

“拆盲盒”

快30岁的朱雨辰回忆起高中
时经历的校园欺凌，对当时的她
来说，宿舍是比教室更加危险的
地方。

在教室，她感受到的“似乎只
是简单的疏远”。而在宿舍，她牙
刷经常“掉”进水池；她去晾衣服，
回来时房门已被反锁；她走进寝
室，会引发一片寂静；她试着和室
友搭话，换来的总是沉默；到了睡
觉时间，她得格外小心，因为她无
意的一声咳嗽，也会引发抱怨。

有一次，班主任因为宿舍的
整洁度找朱雨辰谈话。她后来才
知道，是室友故意在检查前弄乱
她的床铺和地面。高考期间，最
后一科开考前，室友给她一张纸
条，上面写满了骂她的话。

“我觉得这是她们做得最坏
的一件事情，她们明知道这会让
一个要考试的人心情非常差，但
还是这样做了。”

在社交媒体平台，很多人写
下遭遇宿舍欺凌的经历。有人只
要开口说话，便会换来一个白眼
儿；有人晾在阳台上的衣物常被

“无意”拽到地上；有人总是“丢东
西”，第二天发现出现在别人手
中；还有人被污蔑“偷东西”，初中
三年背着“小偷”的名号。

“我恨当时自己的软弱，没有
反击，任由他们欺负我。”一名受
害者写道。

杨思言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她喜欢上课，觉得安全，宿舍

则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甚
至摸出了一些“生存规律”。

到宿舍门外，先看枕头被褥
有没有被扔出来；如果没有，大概
率接下来会是“平安夜”。她会沉
默地洗漱，安静地躺在床上，听舍
友聊她插不上嘴的话题。如果个
人物品被扔出来，门也被锁上，那
么她很可能要被“找茬”了。她会
趴在门上，讲些讨好的话，哀求舍
友开门。

“这种生活就像开盲盒。”杨
思言回忆，有人嘲笑她走路姿势

奇怪，将她围堵在楼梯间，掰着她
的手脚“教”她走路；她曾在大雨
天被骗到操场，还曾在睡梦中数
次被衣架戳醒。过完周末，她从
家里回学校，会被室友抢走食物
和现金。有一次，她们撕碎了她
的生活费，从她头顶撒了下去。

在大部分同学面前，这些女
孩会将杨思言“亲密地”带在身
边，看上去很“团结”。她们毫不
掩饰地对她表露这种“团结”真正
的目的：“毕竟大小姐旁边总是需
要跟着一个奴仆。”

升至初二年级时，施雯文遭
遇了另一种形式的欺凌，依然“没
有肢体冲突”。

起因是一名高一男生，对她
有好感，送饮料给她喝。两个少
年交换了联系方式，平日里偶尔
聊天。施雯文回想当初，这件事

“没在我心里引起太大波澜”，却
激怒了欺凌她的女生。

“她们好像更讨厌我了。”施
雯文后来听说，那3名女生想办法
联系上喜欢她的男生，“不知道具
体说了什么”。那以后，男生就不
再和她来往。

与此同时，施雯文发现，一些
流言开始在学校里蔓延。她被人
说“骚、浪、贱”，成了“喜欢勾引男
生的浪女”，不仅和高中部的学长

“打得火热”，还试图“引诱”别的
男生，惨遭学长“抛弃”。与此同
时，因为施雯文父母在云南工作，
总不出席家长会，就有同学传说，
她是个“私生子”，被悄悄送来重
庆读书。

施雯文记得，班主任老师听
到那些“早恋”流言后，曾找一些
同学谈话，甚至找到了那名高一
男生。男生表示，是施雯文“主
动”的。

父母被老师从云南叫到重
庆，在学校办公室里对女儿劈头
盖脸一顿斥责。施雯文记得，她
当时声嘶力竭地哭喊，但没人相
信她，“感觉像一座孤岛”。

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父母不理解施雯文的痛苦，
觉得她得了“疯疯癫癫的精神
病”。

确诊抑郁症的当晚，她被母
亲大哭着质问：“你为什么要不
高兴？为什么这么无理取闹？
不就是别人讲你坏话？你为什
么不能大度一点？”

与此同时，班主任的态度
是：“大家都还是小孩子，很多时
候讲话没有轻重，我们没必要把
同学之间的一些话放在心上。”

美国学者蕾切尔·西蒙斯曾
针对青少年之间的隐性欺凌问
题做长期调研，她发现人们对于

“非肢体接触”的隐性攻击行为
存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认为这
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
礼仪”（rite of passage），“等
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从受害者的角度看，事实并
非如此。

杨思言难以忘记她向父母
求助的时刻。

在内心深处，她并不相信
“大人们”。在她眼里，老师或家
长，都只是一个“虽然强大但很
遥远的外在力量”，他们或许可
以暂时制止欺凌者的行为，但他
们离开之后，在看不见的地方，
欺凌者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她
施以更严重的报复。

所以大多数时候，她采取的
措施是忍耐。她学会了一套自
保措施，试着在观念层面将自己
的遭遇合理化，逼迫自己变得麻
木，像“旁观者”一样观看自己的
经历。她从未在任何被欺凌的
时候流泪。

然而，无论她怎么“控制”自
己的精神，身体的反应更直接。

杨思言发现，她只要往学校
方向走，就开始浑身抽搐，“像一
种生理反应”。每周返校时，杨
思言会在家里控制不住地哭泣，
父母都开始“习惯”她的异常表
现了。

某天中午，她拿着菜刀，控

制不住地切肉，切得很细碎，嘴
里还“嘀咕什么”。母亲看见了
这一幕，第一次询问女儿“发生
什么了”。

杨思言吐露了部分实情，结
果遭到母亲质疑：“你为什么这
么软弱？不就是没人和你相处？
如果没人和你玩，你一个人不也
很好吗？”

杨思言记得，父母信奉“苦
难教育”，母亲总说“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
们厌恶女儿的“软弱”，认为她必
须要“坚强起来”，独立克服这些
问题。

此外，在这对父母看来，从
老家来到成都念书的孩子，遭遇
大大小小的欺凌很寻常。他们
早就听惯了，将之理解为“必经
之路”“只要熬过了就好”。他们
也听说过有小孩因为遭受霸凌
而退学，所以女儿还能上学，就
说明“还是可以了”，不过是“孩
子们之间常见的社交矛盾”。

“或许真是我的错”

不光是父母，杨思言也一度
怀疑自己。

她 说 那 时 她 会“ 自 我
PUA”———“交不到朋友，别人不
喜欢我，也许真的是我有问题”，
不然 “他们为什么不那样对别
人”。

当她的行为举止被室友嘲
笑，她也会怀疑：“是不是我真的
很土？是不是我真的需要被改
造？”

朱雨辰也反复追问过自己。
在被室友孤立之前，她从未

感受过什么“社交障碍”。从小
学读到初中，她在班里人缘一直
非常好。但分科后，她无法加入
集体中任何一个“小团体”，还被
室友排挤与厌恶。

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优
等生”，朱雨辰认为，当人们形容
一个“完美的好学生”时，这个概
念不仅包括成绩好，还包括他应
是一个拥有好人缘、受人喜欢的
人；而当一个人只有成绩好却在
人际交往方面有问题时，“大家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或者

是一个怪人”。
“完美的好学生”变成一个

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怪人”，朱雨
辰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

因此，尽管理智告诉她，室
友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超普通的

“不喜欢”，但她还是忍不住反
思，“是不是我真的有社交能力
障碍，是不是我真的是一个不值
得交往的人。”

这份自我怀疑混合着“青少
年奇怪的自尊心”，使朱雨辰最
终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独自忍过
整个高三阶段。

上大学以后，朱雨辰在社交
媒体平台看到一个有关校园欺
凌的帖子，有很多人在帖子下记
录了和她相似的经历，直到那
时，她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经历
的远不是同学们之间普通的“社
交矛盾”，而是一场怀揣恶意的

“校园欺凌”。
朱雨辰鼓起勇气，把自己的

故事发到网络中。然而，还是有
网友在她的评论区里留言，试图
挑出她做得不对的地方。朱雨

辰的大学同学鼓励她：“不管怎
么说，你是一个校园暴力的受害
者，每个人的个性和人际交往方
式不一样，这不是他们可以用这
种方式来对待你的理由。”

后来，朱雨辰和很多朋友探
讨过校园欺凌的问题，找到了不
少“同类项”。当这些女孩试图
向家长和老师求助时，得到说法
大多是“女孩子之间有这种小小
的摩擦也是很正常的”，甚至还
有“女孩子天生就是心眼小”的
评价。“他们觉得只有几个男生
把另一个男生摁住打，才算校园
霸凌。”

蕾切尔·西蒙斯在《女孩们
的地下战争》中写道，我们应该
对孩子们之间隐性的“另类攻
击”行为报以更多的重视以及进
行更加明确的界定，“我们需要
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定格，大
声下定义，这样女孩们就无需疑
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遭遇
另类攻击时才会明白，那不是自
己的错。”

“我没被打，但比死还难受”

“他们怎么可能什么损失都没有呢”

李亚超曾是一名施害者。
他承认，读小学时曾参与对两名女生

的霸凌，而现在，他试图通过帮助校园霸
凌的受害者来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赎罪”。

时至今日，他已经记不清那两名女生
的姓名，但他记得她们的眼睛——— 被一群
男生围堵在厕所门口时，她们的眼神恐
惧、躲闪、饱含痛苦。

回溯过去时，李亚超表示，在他长大
的湖南农村，“暴力”是孩童之间重要的关
键词。村小里的男生以“武力值”进行权
力分级，越会打架的男生权力越高，他曾
是这样一个男生的拥趸。在他看来，童年
时对同龄人疯狂的欺凌像一场“无意识的
暴力游戏”。

比如在班级里，“老大”挑中了一个
“新目标”，“小弟”蜂拥而上，李亚超混在
其中，跟随“老大”对目标受害者进行言语
或者肢体上的攻击。他曾短暂犹豫过，要
不要这样做，但“大家都动手了”，如果不
跟着做，“就好像没办法跟大家玩在一起
了”。

李亚超形容自己是“乌合之众”，“当
你深入集体，你很难有自主意识，如果我
当时能够自主思考，可能也不会参与他们
的行为。”

直到几年后，李亚超第一次在网络中
看到“校园霸凌”这个概念，才第一次明确
意识到曾经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性质。他
看着新闻视频里被围攻的校园霸凌受害
者，感觉内心被狠狠敲打，“无法原谅自
己”。

但他没有勇气跟当年的受害者道歉，
甚至没有勇气打听受害者的近况，“真的
不敢想像他们之后会过着什么样的人
生”。他也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向任何人袒
露那段经历，害怕被鄙视。

3年前，李亚超发现了一个“校园欺
凌”网络小组，他仔细读完了小组里的每
一条帖子，最终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上
去，想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提供一些
帮助。

他的坦白和忏悔被一些受害者接纳，
同时，他也遭受了部分受害者的攻击。

有人愤怒地质问他：“忏悔有用吗？
你知道有人因为校园欺凌而自杀吗？我
作为受害者没法正常睡觉学习、不敢出
门，你们还要来标榜自己。你们这时候发
声难道是让我们原谅吗？假借忏悔之意，
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李亚超被深深刺痛了，他说自己像个
战犯。“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原谅你，而
你自己也永远没办法原谅自己，但是我也
真的不想再一直责怪我自己了。”

盛千秋拒绝原谅欺凌者，她希望他们
获得惩罚。

曾经，她一度想过与自己和解，不再
纠缠于过去。但就在27岁那年，她无意听
到一段转述，那个曾经带头欺凌她的男生
说：“霸凌她（盛千秋）这件事我觉得我做
得特别好，完全没有后悔，没有悔恨。”

时隔十几年，盛千秋重新燃起了强烈
的愤怒与痛苦，所有校园欺凌带来的伤害
都涌进她脑海里——— 灰暗的校园生活、抑
郁症、失败的中考和她彻底被改变的性
格。曾经她是一个“内向斯文的小女生”，
如今她成了一个“过分强硬的、走在路上
别人都会觉得很凶的人”。

“但是欺凌者，他们怎么可能什么损
失都没有呢？”

盛千秋讲述了一件在她心里埋藏已
久的事情。

她读高一时，听说隔壁学校的某个女
生因遭受全班女生的精神霸凌，喝农药自
杀了。临终前，这个女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我没有告老师。”

3年后，高考结束那天，盛千秋碰巧和
这名女生的同班同学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同学开心地打着电话，聊着对新人生的畅
想。盛千秋则忍不住想起，还有个女孩，
已凋零在16岁的春天。

（应受访者要求，杨思言、朱雨辰、盛
千秋、李亚超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22001177年年，，教教育育部部等等1111个个部部门门联联合合印印发发《《加加强强中中小小学学
生生欺欺凌凌综综合合治治理理方方案案》》，，明明确确界界定定了了““欺欺凌凌””的的概概念念，，将将欺欺
凌凌和和暴暴力力并并列列，，在在更更直直观观的的、、攻攻击击性性更更强强的的暴暴力力攻攻击击之之
外外，，增增加加了了隐隐性性欺欺凌凌的的内内容容，，包包括括言言语语欺欺凌凌、、社社交交欺欺凌凌
等等。。在在现现实实生生活活当当中中，，言言语语欺欺凌凌通通常常表表现现为为嘲嘲笑笑、、恐恐吓吓
和和人人格格侮侮辱辱等等；；社社交交欺欺凌凌则则通通过过合合伙伙排排挤挤、、恶恶作作剧剧、、骚骚扰扰
等等手手段段，，有有组组织织性性地地孤孤立立和和排排斥斥受受害害者者。。这这些些手手段段往往往往
不不会会造造成成外外伤伤，，但但会会对对受受害害者者造造成成严严重重的的心心理理伤伤害害。。

美美国国明明尼尼苏苏达达大大学学的的心心理理学学研研究究团团队队曾曾将将这这样样的的
攻攻击击行行为为总总结结为为33类类：：关关系系攻攻击击、、间间接接攻攻击击和和社社交交攻攻击击。。
这这类类攻攻击击行行为为不不会会与与攻攻击击目目标标产产生生直直接接的的肢肢体体冲冲突突，，甚甚
至至看看起起来来““并并非非有有意意伤伤害害对对方方””，，但但却却会会通通过过社社交交排排斥斥、、
散散布布谣谣言言、、贬贬损损自自尊尊等等隐隐性性行行为为，，引引发发受受害害者者的的心心理理
痛痛苦苦。。

隐隐形形的的
拳拳头头

“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

“早恋”风波不了了之，施雯
文却越来越痛苦，累积已久的抑
郁情绪逼近临界值。在被请家
长两周后，某一个周日下午，施
雯文没有照常返校。

她将自己关在家里7天，“本
能地抵触整个世界”。父母和老
师试图联络她，都被她拒绝。

“我不想再去跟他们沟通。
（沟通）有用吗？不是没有沟通
过，我声嘶力竭地想要说一些东
西的时候，他们有好好听吗？他
们信我了吗？”

随后，施雯文前往医院，确
诊重度抑郁。

几乎是同一时间，盛千秋也
在学校的心理诊所诊断出患上
抑郁症。学校通知她的父母，但
父亲说“没钱”，拒绝医治。

盛千秋自己试着去对抗
疾病。

在很多个失眠的夜晚，她努
力克制自杀的念头。她用剪刀
自残，用身体疼痛抵消内心的痛

苦。她学过抽烟，才发现“抽烟
会让人不那么痛苦”是假话。她
常常躲进网吧打游戏，希望能够
在网上找到一些朋友，“和我聊
聊天”。

确诊抑郁症后，施雯文和盛
千秋都在初三那年选择休学。

盛千秋“几乎一年没怎么出
过家门”。施雯文则被带到父母
身边，服用药物、配合治疗。

“感觉没有任何喘息的机
会，像是一棒接一棒地往头上
砸。”施雯文形容那时的感受，她
整天哭，哭到流不出眼泪，感觉
面部中央“被一张手很用力地压
住”。她拒绝上街，不想见人，如
果要出门，就会用墨镜和帽衫把
自己遮住，躲着人走。她频繁想
到死亡，家里人24小时轮班陪
她，她依然感觉孤立无援，恐惧
整个世界，“觉得所有人都站在
对立面”。

施雯文受的伤，“疤痕”不在
身体表面。

她害怕敲门声。以前她在
学校上厕所，那几个女生会通过
格挡下的缝隙认出她的鞋子，然
后用力踢门。离开学校后，施雯
文恐惧一切敲门声，10多年过
去，她还会被送外卖的敲门声
吓到。

她也害怕手机的消息提示
音。休学之初，施雯文得抑郁症
的消息传遍全校，很多同学感到
好奇，给她发好友申请。还有人
直接将她拉入讨论组里，针对她
个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使用
网络社交软件。直到休学半年
后，某一天，她被拉入一个讨论
组，群成员列表显示的正是那3
名女生的头像。

当时，施雯文坐在沙发上，
颤抖着点开消息界面，看到一个
问题：“你真的得抑郁症了吗？”

紧接着弹出的消息是：“那
如果我现在骂你的话，你会不会
去自杀？”

施雯文曾坚定地相信，离开学校，噩
梦就终结了。后来她才发现，伤害带来的
影响和疗愈伤害的过程都过于漫长。

初三休学后，她没能重返校园。
施雯文坦言，重度抑郁让她的大脑变

得迟钝，无法处理复杂的信息。曾经，她
的作文常被老师朗读，后来，她甚至无法
完整地阅读一篇长文章。别人坐在她身
边，给她讲题，她很用力地听，但“听不进
脑袋里”。

到了读高中的年纪，施雯文曾试着复
学。同学们7点钟到校，她9点才能到。坐
在教室的角落里，她明确意识到自己和同
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异类”，
没有办法融入学校生活，也厌恶回到校园
生活。

最终，施雯文放弃了学业。
在内心最愤恨的时候，她设想过无数

种极端方式，想惩罚伤害她的人，最终她
只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着施害者继续她
们的人生，甚至找到下一个受害者。

施雯文曾控制不住地点开那些女孩
的社交账号，看到她们升入高中，晒出丰
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去国外参加夏令营、
学习化妆打扮，“她们的自拍照真的很
美”。

而施雯文用黑色T恤罩住家中的镜
子，不想看到自己的脸。

曾经的同学参加高考时，她也待在家
里，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记得父亲哭
得很难过。

他描述了原本为女儿规划的人生：学
钢琴、舞蹈，成为“精英”，出国留学，他觉
得施雯文“毁掉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孩。

那年的高考结束后，施雯文又一次关
注了曾经欺凌她的女孩们的动态。她看
到她们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新的校园生活，

有人还出国了，过着父母期望施雯文所拥
有的人生。

“所以我不相信天道轮回，她们的生
活真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被“欺凌”长时间影响的施雯文不是
个案，12年过去了，如今24岁的杨思言也
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永远困在初一那年。

“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经看不
清了。”杨思言说，被欺凌的经历重新塑造
了她的性格。

在摆脱校园欺凌5年后，杨思言突然
患上了抑郁症，她分析，这本质上源于她
对自己的不认可。霸凌者长期的贬损和
攻击内化为她对自身的长久批判，她无法
接纳自己，试图在各个方面不断改进自
己，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度糟糕的人。

如今，她在名校读研究生，曾经欺凌
她的人也早已远去，但她还是会经常从睡
梦中惊醒，仿佛身边还有一根会戳醒她的
衣架。

在朋友眼中，杨思言有点“讨好型人
格”，时常因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忽视
自己的感受。住在研究生宿舍，她总会控
制不住地注意身边每一个人的反应，担心
做出让人不喜欢的事情。使用洗手间时，
她也时刻注意门外的声响，感知到有人想
要使用洗手间的瞬间，她会立刻起身离
开，为他人腾出空位。

最近，通过一些渠道，杨思言惊讶地
发现，曾经欺凌她的人似乎已经变成“完
全不一样的另一群人”。他们看起来成绩
优异、与人为善、热衷于为弱势群体发声。
他们会针对一些社会事件发出正义的号
召，“好像变成人群里非常好的那种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恨谁了，我没
有恨的对象，因为他们好像已经不是曾经
霸凌我的人了。”

“他们变成了另一群人，我不知道该恨谁”

4月12日，新疆阿勒泰，民警为小学生讲解防校园欺凌知识。

2022年8月12日，北京，石景山区未成年人互动体验式法治
教育中心设立了展板，让小学生了解“校园欺凌”。

施雯文的诊断
证明。受访者供图

李亚超与网上结识的
校园欺凌受害者的聊天截
图。受访者供图


